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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儒嘉兴诗文交游考

李　　菁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００１）

　　［摘　要］　陈继儒是晚明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名士，他与嘉兴文人交往十分密切，很多诗文的创作都在

嘉兴展开，嘉兴诗文交游成为帮助他谋求生计、增加识见、形成学术思想及创作风格的重要活动。本文通过对陈

继儒在嘉兴的行踪遗迹及其与嘉兴名士的诗文交往情况进行考述，全面探索陈继儒的思想及诗文创作来源，同

时也展现晚明嘉兴文人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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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人，晚
明时期名冠东南的大山人。其２９岁弃青襟过上了隐居生
活，并以其隐士的身份撰写了《陈眉公先生全集》《晚香堂小
品》《白石樵真稿》《眉公诗钞》等大量的诗文杂著，在当时被
推为名士。

《明史》本纪评其曰：“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
兼能绘事，又博闻强识，经史诸子，术技稗官，与二氏家言，
靡不校核。或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况相购写，征
请诗文者无虚日。性喜奖掖士类，屦常满户外，片言酬应，
莫不当意去。”［１］对他的为人及为文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清
朝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也具体描述了陈继儒的才学
及其在晚明社会的影响：“少为高才生，与董玄宰、王辰玉齐
名。仲醇为人，重然诺，饶智略，精心深衷，妙得老子阴符之
学。……娄东四王公雅重仲醇，两家子弟如云，争与仲醇为
友，惟恐不得当也。”［２］

由上可见，陈继儒是个名气大、喜交游且热心肠的人。
他的交游足迹遍及江浙一带，与嘉兴联系尤为密切。在晚
明，嘉兴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出现了一大批才学之士，唱和
风气浓重。本文旨在辑取陈继儒与嘉兴籍名士诗文唱和交
往情况进行考述，以探寻陈继儒的学术思想成因及生活状
态，并进一步挖掘晚明嘉兴文士的思想及文学创作状况。
由于陈继儒交往的嘉兴名士较多，本文择其要者述之。
一、陈继儒与周履靖的交游
周履靖也是一位隐逸之士，他兴趣广博并有着与陈继

儒相似的生活经历———两人都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而未
中，随后都弃科举隐居山林。① 两人的兴趣爱好亦十分相
似，喜清赏游玩、读书著述、收藏金石字画，精通诗词、书画、
戏曲、医学及养生之道，号称为“山人”。故周虽年长１６岁，
但并未影响两人的交往，身份认同感及相契合的兴趣爱好
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陈继儒曾在万历壬辰年（１５９２年）九月与董其昌来嘉

兴品画，并与周履靖在鸳湖泛舟，吟诗作赋。［３］万历二十二
年秋（１５９４年），５２岁的周履靖乘一叶小舟来访陈继儒于宝
颜堂。当时高朋满座，周履靖与陈继儒等人以诗相和。吟
咏歌罢，头簪菊枝而别，非常快意。周履靖在《鸳湖唱和稿》
中记载：
甲午之秋放棹，华亭访友餐鲈，因逢仲醇试观世声，篱

菊开遍三径，欣阅人目，主人乃置酒花畔，笑歌促膝，酣后语
及畴昔鸳湖泛舟倡和之兴，出示漫稿，索余追和，持归倚韵
赓之惜。阳春白雪，胡能仿佛，第罄一时漫典耳，倘以诗语，
则吾岂敢。［４］

此次吟咏的诗歌被周履靖汇编成册，名曰“泛泖吟”，而
陈继儒则亲自作序。出于对嘉兴人文情怀的兴趣，万历二
十三年（１５９５年）至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间陈继儒在嘉
兴坐馆授徒。在此期间，他得以结交诸多的嘉兴士子并游
览嘉兴的美景，其中周履靖是他常访之人。《晚香堂小品》
载：“万历二十三年乙未，至嘉禾过访周履靖。”［５］嘉兴的烟
雨楼及鸳湖风景秀美，他与周履靖在这些地方或垂钓，或放
舟，或吟诗作赋，兴致盎然。周履靖所编《鸳湖唱和稿》中有
《和陈仲醇雨中过烟雨楼题壁》《和陈仲醇游鸳湖四首》《索
仲醇鸳湖唱和稿序二绝》等诗文，多处提及他与陈继儒的诗
文唱和情况。往来唱和加深了彼此的友情，周履靖《梅颠稿
选》中有多首写给陈继儒的送别诗，充分表达了友人分别时
浓厚的离愁别绪。如：
分手江亭上，离情酒一觞。吴山云际断，越水望中长。

芳草迷征袂，飞花点去装。他时明月下，两地可相望。［６］

（《别仲醇》）
相送出鸳湖，令人情绪孤。愁云连野水，别泪洒征途。

霜色明溪树，风声吼岸芦。还家思白社，可寄信音无。［６］

（《送仲醇还吴淞》）
诗中，离别时依依不舍的心绪跃然纸上，而从对下次相

见的期待中，更可知道两人情感的共鸣与相知相惜非比一
般。周履靖精通戏曲，善于作词，他的词风时而清新时而浓
艳，常有曲化倾向。这一点与陈继儒颇为相似，陈继儒非常
欣赏周履靖的词作，他曾作诗夸赞道：“谪来尘刼度年华，仙
府词臣第一家。”［７］

在陈继儒心中，周履靖是个颇有个性，率真自然又才情
颇高的人。周履靖隐居不仕，喜好梅花，居地环植梅百株以
自娱，为人狂放不羁。他在《梅颠子像赞》中评价周履靖：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肠，吾与尔归去来。”［８］陈继儒显然
也把周履靖当成一个意气相投的知心好友，不仅在文集中
多次提及周履靖，并给他写了《赠梅颠道人三首》《梅颠道人
歌》《泛泖吟序》《题梅墟屋壁》等诗文。周履靖的《泛泖吟》、
《螺冠子诗余》等作品写好后，陈继儒还专门帮周履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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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起来，编成《梅颠稿选》二十卷并亲自作序，重视程度可
见一斑。其书记载：“履靖有夷门广牍，已著录，所著有《闲
云稿》、《泛泖吟》、《咏物诗》、《螺冠子诗余》、《茹草编》诸集。
陈继儒汇而选之，以成此编，盖二人气类相近也。”［６］（Ｐ５０５）

由于与周履靖的相识，嘉兴的烟雨楼、鸳湖等处留下了
很多陈继儒和周履靖写的诗篇，只在烟雨楼这一处，陈继儒
就写有《烟雨楼坐月》《夜登烟雨楼》《登烟雨楼值雨》《重登
烟雨楼》等多首诗歌。这不仅给陈继儒个人的诗文创作提
供了丰富素材，同样也给嘉兴美景增添了一种别样的人文
气息。周履靖狂放不羁的个性及多样化的才华，给陈继儒
提供了多方面的识见。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年）冬至日，陈
继儒写成《太平清话》四卷，其中十几处提到在嘉兴的见闻，
足见他与嘉兴文人交游之丰富。
二、陈继儒与秋潭的交游
在晚明时代，宦党握政，科考艰难，使得众多士子无缘

仕途。吴越文人寄居其间，为远离世事多喜谈禅，矫言尚
幽，陈继儒也不例外。秋潭为晚明嘉兴金明寺高僧，能诗
文，善书法，禅学功底深厚。②

《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载：“修竹百竿，晨夕手自拂拭。
客至，拾落叶煮茶，移时无寒暄语。吴越士大夫慕谒者接
踵。其所修心契者，隐者吴少君、殷方叔、陈仲醇也。诗名
满东南，而无专集，随手散去。日煨品字柴，支折脚铛，吚唔
黄叶堆。少君拟为画彻一伦，亦就诗论之耳。”［２］（Ｐ７１７－７１８）陈
继儒本人对禅学兴趣浓厚并兼习禅教，两人因禅而结缘，成
为了磁石相吸的朋友。他和秋潭禅师相交三十余年，经常
是“晚投黄叶庵，修竹百竿，老梗一树，村深水曲，鸡号磷飞，
一味暗然快坐而已”［５］（Ｐ２２０），与这位善于修心养性的禅师极
为契合。

《柬包彦平》中记：“秋潭上人，吾师也。”［７］（Ｐ１９０）在禅宗
修习方面，陈继儒把秋潭当成自己的老师，经常向秋潭学习
禅教。陈继儒写有《夜访秋潭》《秋潭限韵二首》《赠秋潭僧》
等诗，表达出他对这位禅友的欣赏之情，如《赠秋潭僧》中写
道：
人与寒云淡，身如和叶轻。非关住禅寂，兼欲谴诗名。

萝月 辞 潭 影，松 风 迁 名 声。为 怜 苔 藓 碧，不 敢 下 阶
行。”［７］（Ｐ３７）

倘若陈继儒过往嘉兴，常访之人便是秋潭，周履靖《梅
颠稿选》卷十一中曾记载暮春时节陈继儒与自己同访秋潭
的情形：
桃花落尽麦风凉，有客相携过法堂。殿角危巢棲老鹳，

溪边野竹映残阳。谈诗树底僧同和，煮石花间客共尝。宿
鸟投林归兴急，扶节争爱月流光。［６］（Ｐ４２４）

在一派春光明媚的时节，选一个风景优美的处所，三
人共同谈诗论道，击节唱和，兴致盎然。除唱和之外，他们
还携手同游。《陈眉公先生全集·与秋潭师云间游山记》
载：“万历三十九年八月，秋潭访陈继儒于天马山墓田丙舍，
明日两人相携游。”［９］可见秋潭对陈继儒亦十分欣赏，多年
的交往早已使他们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他常用诗篇寄托
对异地友人的思念与关怀，如在《寄陈眉公》中写道：“思君
幽兴满江波，出浦同谁买钓蓑。倘问西林禅寐处，春风竹比
旧时多。”［１０］

可以说与秋潭这位朋友的交往，不仅丰富了陈继儒对
禅宗思想的认知，使他学习了修身之道，进一步参悟了禅
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如《小窗幽记》《安得长者言》《岩栖幽
事》的产生提供了思想的温床。在陈继儒的诗歌及小品文
中有不少带禅意的文字，他常以禅悟思想入笔，描绘自己远
离尘嚣、豁达淡泊的田园生活；而其书画创作讲究清幽脱
俗、简淡古朴、气韵空灵的风格，这都与禅宗追求的意境相
符合。
三、陈继儒与殷仲春的交游
陈继儒与殷仲春相识于在包柽芳家坐馆期间。殷仲春

善书法、诗文，在吴中一地已小有名气。③秀水县志载：“殷
仲春楷书骎逼晋唐，有葆楮厂赋，为时所重，陋室几不能御
风，日弦歌，卖药澹如也。有子名志伊，胼胝糞田而好读晋
史，父子皆能酒，尝分杖头之半篝灯夜诵，遇显者辄引避，吴
中名士多延颈交之。”［１１］

陈继儒在包氏家授徒时便闻殷仲春时名，为识其人，他
还慕名去殷仲春家中拜访。《万历秀水县志》中载有万历二
十五年（１５９７年）陈继儒在秀州授经并寻访殷仲春的情形，
诗作《春日访殷仲春》中记：“樱桃花开春可怜，何处游人不
放船，却羡白头殷处士，鹧鸪声外独耕田。”赠其子志伊云：
“一领青簑五尺锄，日斜槲叶没茆庐。归来濯足城边石，曲
录床头读晋书。”［１１］（Ｐ５２）表达出对他们父子二人渔樵耕读的
田园生活的称羡。
此后，他们又陆续有多次来往，关系密切。万历辛丑年

（１６０１年），殷仲春的父亲七十大寿，陈继儒为此往秀州，为
殷父作《寿殷太公七十序》。［８］（Ｐ１３４）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
冬，陈继儒在沈思孝的快雪堂同殷仲春、姚士粦、王叔民等
论诗唱和。［７］（Ｐ１０８）此外，两人还在一起饮酒赋诗，互赏书画，
来度过闲暇的林下生活。陈继儒在《题画赠殷方叔》一诗中
写道：“五十孝子忘拙醜，小舩自缚门前柳。醉笔蔌蔌似蚕
走，一幅云山一杯酒。”［１２］颇有闲逸之趣。殷仲春死后，陈
继儒非常怀念这位老友，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叙述了与这
位朋友的友谊，言辞中对其颇为推崇：
古者六十，不越疆弔，我来哭公，厥惟同调。忆昔丁酉，

授经秀州，如兰之交，渺焉寡俦，侧闻高贤，曰殷方叔。栖寄
西郊，揭裘草屋，杖策访之，请灵光赋。烂然天真，居然德
素，既得其父，复得其子，父子挑灯，丹铅经史。隐德升闻，
多长者车，生皆立传，登邑志书，远近男女，延以视疾，穷巷
陋居，伛偻以入，沉疴立起，清誉益章，肃之宾筵。祭酒于
乡，温温恭士，谦谦吉人，身名俱泰，洽比其邻。［８］（Ｐ１６７）

与殷仲春的如兰之交使陈继儒在书法、诗文方面得到
了切磋交流。尤其难得的是殷仲春还是一位目录学家，他
结合自己所见及医学经验编订了一本《医藏书目》，这本书
考订了古医籍源流，保存了很多古代医学的思想观点，具有
重要目录学和中医文献学价值，同时也是现存最早的医学
文献目录。殷仲春对医术的精通也使陈继儒学到了很多养
生之道，在医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随后几年，
陈继儒汇集道家、医家之学，编著成《养生肤语》，为后世人
饮食起居、日常保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陈继儒与包柽芳的交游
包柽芳是晚明时期嘉兴有名的刻书、藏书家。④其家祖

孙四代三进士，在嘉兴一地颇具影响力，在浙江刻书史上也
有一定的地位。陈继儒与嘉兴的几个名门望族如项氏、包
氏均有着密切的交往，并于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二十五年
在包氏家坐馆授徒。包柽芳大陈继儒２４岁，但他为人豁达
宽厚，不以年龄取人，对陈继儒的才学十分欣赏并引陈继儒
为小友。
陈继儒对给他提供过帮助的包柽芳非常敬重，不仅佩

服他的学问，更称道他的为人，并常向这些前辈虚心求教。
《陈眉公先生全集年谱卷》载：“万历乙未年（１５９５年），与嘉
禾包学宪瑞溪公、延迪鸿逵、鹤龄等人切磋学问，并付秘籍
于梨橐。”［１３］包柽芳六十大寿，陈继儒专门写寿文给包柽芳
祝寿，并极赞他的言行。《寿包瑞溪老先生六十序》中云：
“先生以癸巳称六十矣，性简重，不敢以牲礼钟鼓勤其乡之
宗人宾客。乃与甔甀子出而游于峰泖之滨。不侫其先生之
小友也。……修布衣之交，然后退而少尽其奇，先生所谓天
下之至人也。”［７］（Ｐ１２８）１５９６年包柽芳逝世后，陈继儒感到非
常遗憾与痛心，写下《祭学宪包瑞溪》、《包学宪墓表》及《贵
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校瑞溪包公暨配诱诰封安人曹氏墓志
铭》等几篇纪念性的文章，以表达对包柽芳的敬佩及推赏之
情。
与包柽芳的交往，不仅使尚在发展时期的陈继儒有机

会坐馆授徒，解决了谋生问题，更使他识见了很多好书与好
友，扩展了眼界。交往期间他结识了钱继登、钱士升、钱士
晋、沈孚先、屠叔方、殷仲春父子等人，阅读了包柽芳收藏的
好书，这为他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的素材与活力。对于
这段经历，陈继儒一直非常怀念，他曾在《与董玄宰》中谈
及：“余今年馆于包项二家，其子弟其师，杜门谢客，眠渐高
之日。读未读之书，不惟资辅聪益。兼事汰洗，悔尤知兄闻
之为一开眉睫也。”［７］（Ｐ１７９）此外，包柽芳爱书藏书及宁静、淡
泊、旷达的品质都对陈继儒思想的成熟与定（下转第２９页）

·４·



林纾最初从事翻译时，国人还处于闭关锁国政策的统
治之下。人们虽然认识到西方有比中国优越的坚船利炮和
政治制度，但对西方文学却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林译小
说的问世令世人耳目一新，为之震撼。
就林纾的译著而言，翻译中大量使用了归化的策略。

如果仅从语言转换的角度来分析林译中的归化现象是无法
得出满意答案的，这得从林纾所处的那个时代对译本的操
纵谈起。林纾所处的时代，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多数人仍
只承认西方科技上优于本国，而在文化上却远远落后。他
们只相信中土有辉煌的文化，对外来文化则持否定态度。
在此情形下，翻译文学的地位自然处于劣势，且当时社会对
外国文学作品及翻译持有蔑视态度。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
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主导理念：“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主，西
学为辅；中学居先，西学居后；中学为本，西学是末；中学存
于内，西学形于外。
自幼饱读圣贤书的林纾，从初涉翻译就把翻译与现实

社会联系在了一起。为让晚清士子接受他译著传达的思
想，他总是以本国文化的标准去选择、改造和重构异域文
本。林纾深受孔孟思想熏陶，把礼教看得很重，遇到原文中
不合礼仪者自便行删改，遇合乎孔孟之道者照译甚至渲染。
林纾采用意译的方法，对原作删改较多。如塞万提斯的长
篇巨著《堂吉诃德》，林译《魔侠传》却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
子。林纾有深厚的古文根基，一旦觉得原文有缺陷，就情不
自禁地修改起来。钱钟书先生曾说：“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
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
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
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
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钱钟书，１９８１：３２）
四、晚清翻译小说的影响
中国传统小说虽然数量不少，但实际上只有讲史和传

奇两个类型。然而外国小说却有更多类型，如政治小说、科
幻冒险小说及侦探小说。通过译介这些小说，不仅丰富了
中国小说的创作，而且拓宽了读者的视野，使国人加深了对
西方社会的了解，提高科学认识。外国小说的大量译介提
高了小说在传统文学中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学注重“文
以载道”，小说难登大雅之堂，许多小说家最初甚至在作品
中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译介、“且
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之类的传闻
等各种因素却使得小说的地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而林纾
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不仅使得守旧派对小说另眼相看，
促成了主流文学观念的一大改变，并且影响了新一代求学
的年轻人，如周氏兄弟、钱钟书等。钱钟书先生曾回忆说：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
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
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
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
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
译里哈葛德、狄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
厌地阅览。”（钱钟书，１９８１：２４）而对新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又
直接促进了他们对小说的创作。
其次，晚清翻译小说通过对整个社会道德、习俗、观念

的影响进而改变小说家的文学观念，使小说创作呈现出新
的风貌。１８９８年，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出版，茶花女为爱情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及其凄美的爱情悲
剧，使无数读者心潮激荡。严复在《出都留别林畏庐》中叹
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林纾与魏易合
译的《迦茵小传》，对中国传统的贞操观念带来强烈的冲击。
林纾所译的《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为人们树立了实业立
国的观念。此外西方小说中的自由平等观念、价值观念等
也通过翻译得以广泛传播。反映在小说创作上，以揭露封
建伦理道德的虚伪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大量出现，如《官场现
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把封建官僚的丑恶嘴脸
刻划得淋漓尽致。
五、结语
晚清翻译小说尽管存在许多缺陷，如对原著不忠实、政

治目的性强、总体成就不够大等等，但是我们应结合晚清特
殊的时代背景来看翻译。通过梁、林二人的翻译可以清楚
地看出翻译中隐含了各种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并进
一步认识到晚清小说翻译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可以说，没
有晚清翻译，就没有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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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页）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五、结语
明清之际，江浙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嘉兴府则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重镇。嘉兴名士不仅为陈继儒提供
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为他谋求生计、开拓思想与眼界提供
了物质与精神的支持。嘉兴交游使陈继儒的创作题材与风
格更加多样化，出现了一个创作的小高峰。在此时期他创
作出大量的赠序、墓表、游记散文及一些写景抒情诗，其文
名也远播江浙一带。在与众多学人的交往过程中，陈继儒
的文学思想也逐渐成熟和深化，他吸收友人之精华，博取众
长，形成了自己“文以娱情”与“文以致用”驳杂却又统一的
文学观念。可以说陈继儒的嘉兴交游是研究陈继儒的一个
重要切入口，也为全面研究陈继儒文学思想的形成起了一
个重要的铺垫作用。

［注　　释］
①周履靖（１５４２－１６３２），字逸之，号螺冠子，自号梅颠道人，浙江秀
水人。好金石，工各体书法，专力为古文诗词，善作戏曲，又好刻
书，所刻有《十六名姬诗》等。诗词有《闲云稿》《泛泖吟》《咏物诗》
《螺冠子诗余》《茹草编》诸集。另有《夷门广牍》一百二十六卷、《锦
笺记》传奇一本。
②释智舷，生卒年不详。字苇如，号秋潭，秀水金明寺僧，嘉兴人。
③殷仲春，生卒年不详。字方叔，自号东皋居士，浙江秀水人。生
平主要活动在万历至崇祯年间，所著有《医藏目录》、《棲老堂集》。
④包柽芳（１５３４－１５９６），字子柳，号端溪，浙江嘉兴人。明官员、藏
书家。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刑部主事、贵

州提学使、吏部郎中等职。著有《古辨》《古述》《今述》，刻印有包节
辑《苑诗类选》三十卷、宋释祖咏《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一卷、元释文
才《肇论疏游刃》三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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